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李　 鹏　 　 周忠元

　　摘　要：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 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
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 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
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 相较于两晋

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

因。 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

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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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时期，嵇康以风度、才学、德操等赢得无数

拥趸，又因身为曹氏皇帝姻亲且拒与司马氏合作而

罹受杀身之祸，令人扼腕叹息。 他在世时即被视为

偶像，临刑之日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请以为

师，后世更有无数文人倾慕、仿效他的名士之风，并
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等创作中的重要题材。 于是历

代士人的嵇康情结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这

种情结滥觞于两晋，又赓续于刘宋。 而因时代之变

局以及个人之际遇，刘宋士人在对嵇康的历史记忆

与文学想象中寻求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从而成为

嵇康接受史上的关键一环。

一、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的梳理

关于嵇康之事迹，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

二刘傅传》即有载，云其：“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
尚奇任侠。 至景元中，坐事诛。” ［１］６０５而据裴松之

注所引文献，可知刘宋时期还可见《嵇氏谱》 《魏晋

世语》，嵇喜《嵇康传》《嵇康别传》，虞预《晋书》，孙
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 可知此时是嵇康事迹、
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时期。 刘宋代晋而立，时
人距嵇康所在时代未远，所睹文献自然可观，可惜如

今多有散佚。 所幸还有《世说新语》大量收集关于

嵇康以及其追慕者言行的事迹，而为房玄龄等编纂

《晋书》所借鉴。 而依《世说新语》这本书的编纂背

景及特点，可知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的梳理。
《世说新语》正文涉及嵇康的事迹共有 ３０ 余

条，其中“德行” “雅量” “赏誉” “容止” “栖逸” “简
傲”各 ２ 条，“言语”“品藻”各 ３ 条，“文学”６ 条，“政
事”“伤逝” “贤媛” “巧艺” “任诞” “排调”各 １ 条。
这些记载，囊括了嵇康的各个方面，涉及他的外貌容

止、道德修养、文学成就、交游状况等，可以说是嵇康

一生的人生线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光辉伟岸

的名士形象。 例如他以特秀之姿容、潇洒之风度赢

得众人倾慕。 《世说新语·容止》里说嵇康其人曰：
“身长七尺八寸，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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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朗 清 举。’ 或 云： ‘ 肃 肃 如 松 下 风， 高 而 徐

引。’” ［２］６０９如此风度，自然拥趸无数，甚至好友之

妻也被其折服：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山妻韩氏，
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 公曰：“我当年可

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

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

公止之宿，具酒肉。 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
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
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

胜。” ［２］６７９－６７０

嵇康的人格魅力如此！ 嵇喜曾赞曰：“旷迈不

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长而好老、
庄之业，恬静无欲。 性好服食。”“善属文论，弹琴咏

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１］６０５豪迈随性、怡然自若的

性格，让其能外物不挂于怀，喜怒不形于色。 同为

“竹林七贤”的王戎不禁感叹：“与嵇康居二十年，未
尝见其喜愠之色。” ［２］１８所以即使面对生死，嵇康亦

不忧不惧，只叹惜《广陵散》即将成为人间绝响：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 索琴弹之，奏
《广陵散》。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

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太学生三千人上

书，请以为师，不许。 文王亦寻悔焉。［２］３４４

魏晋士人，兼擅多才，嵇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汉晋间史传考之，当时士大夫最常习之艺术至少

有音乐，书法及围棋三者。” ［３］如嵇喜称嵇康擅长弹

琴、写诗等。 在嵇康看来，音乐和文学无疑是其排遣

内心苦闷的重要方式，其《琴赋》称：“余少好音声，
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

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
近于音声也。 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

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 ［４］１４０嵇康书法成就亦十

分突出。 张怀瓘《书议》曾列善草书者八人，嵇康排

第二［５］ ，足见其对嵇康书法艺术的认同。
嵇康博览该通、学识渊博，既有艺术的修养，又

有理论上的高度，如其《养生论》 《琴赋》 《声无哀乐

论》，亦是文借人显、人凭文贵，其中观点时时被人

征引，其人也被公认为当世名家：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
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
便回急走。［２］１９５

或问顾长康： “君 《筝赋》 何如嵇康 《琴

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 深识者，亦
以高奇见贵。” ［２］２７５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

与之析理’。 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

闲止’，简文其人。” ［２］４８０

嵇康以其家世、才情、情操赢得世人尊敬。 其忠

孝两全，不以名利萦怀，任性自然。 其访山游水、弹
琴咏诗，与一众好友徜徉于竹林之间，不忧不惧。 所

以“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２］６５２。
可以说，在《世说新语》一书的记载中，嵇康成为一

个诗意的栖居的神仙般人物，这对同样追求理想人

生的中国传统士人来讲，必然有着别样的吸引力。
特别是在东晋时期，嵇康更是受到了王导、谢安的高

度赞扬。 而他的一些行为更是成为士人行为的准

则，如《世说新语·品藻》载：“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

劣，谢公曰：‘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２］５３７不臧贬七

贤，既是对竹林七贤不言自明的推崇，也是对他们德

行雅量的效仿。 又如《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殷
荆州被桓素击败后，咨议罗企生拒绝谢罪求生，其在

刑场言：“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 从公

乞一弟以养老母。”而“桓亦如言宥之” ［２］４７－４８。 这

是借嵇康事以全孝道。 对此余嘉锡先生评曰：“在
有晋士大夫间，不愧朝阳之鸣凤。 而临终不免逊词

乞怜者， 徒以有老母故也。 忠孝之道， 于斯两

全。” ［２］４８有意思的是，余嘉锡先生亦曾以“人中卧

龙”评价嵇康，认为其因忠于魏室而死非其罪，是竹

林七贤中品性最优之人。 罗企生之忠孝似之，故亦

得极高评价。 而嵇康在时人心中之地位自可知矣！
《世说新语》的编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宋

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
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６］４４由此可知此应

为刘宋时期在文化方面的一件盛事。 一般而言，无
论是记言还是记事，编者的思想倾向、认知态度等，
皆可通过其编辑思想、编辑体例以及对事例的选择

与评价体现出来。 这个传统在历代史书中均有明显

的传承脉络，在《世说新语》一书中亦得到很好的反

映。 从体例上看，其立类标目“归根结底还是由这

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学术风气和士人精神所决定

的” ［７］ 。 如其上中下 ３ 卷共分 ３６ 门的分类和设置

与人物品评之风关系密切；再就具体门类来看，其上

卷首列 ４ 门“德行” “言语” “政事” “文学”，乃是孔

门四科，这与刘宋时期儒学的复兴不无关系。 加之

中卷 ９ 门如“方正”“雅量” “识鉴” “品藻” “规箴”，
下卷 ２３ 门如“容止” “自新” “贤媛” “任诞” “简傲”
等列目编辑文献的方式，明显反映出编者的褒贬评

判之意。 而从《世说新语》对嵇康事迹的收录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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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占 １２ 条，中卷占 ７ 条；下卷中其事例也主要集

中在“容止”“贤媛”“伤逝”“栖逸”等褒扬之意明显

的门类中，共计 ７ 条。 余下“任诞”“简傲”“排调”等
共计 ４ 条，其中只有“简傲”中 １ 条系嵇康所为，即
其慢待钟会一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 钟要于时

贤俊之士，俱往寻康。 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

佐鼓排。 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

言。 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

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２］７６７

其实表现出的也是嵇康的招祸之由。 然而率性

之行为如阮籍之清白眼，也颇合当时名士的做派。
所以，嵇康在《世说新语》中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
为名士风范的理想代表。 可以说，《世说新语》的编

纂使得嵇康的形象在刘宋时期更加鲜明生动。
从《世说新语》一书中，我们也可看到士人的嵇

康情结自晋代而来良已有之。 对此徐公持先生曾指

出：“嵇康天才卓出，‘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又独立

特行，其风采魅力，实汉末以来诸名士所难伦比。 加

之其悲剧结局，更增添人们无限景仰同情，遂成为诸

多士子包括闺阁中人的偶像式人物。”“到了两晋之

后，虽然叙说、题咏嵇康者代不乏人，但因‘本朝’事
件已经变为历史事件，政治忌避又已完全不存在，所
以‘嵇康情结’反而逐渐冷却淡薄，再无两晋人士所

表现出的那种激情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情

结’实为两晋时期特殊文化心理现象。” ［８］ 徐先生

对于嵇康魅力的总结笔者深表赞同。 而无论是言语

交际还是诗文创作，确实是交流各方在一定的社会

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一项社会活动，自然受社会政治

语境的影响。 所以，嵇康的行为，在追求名士风度的

两晋时期，也的确更能引起其拥趸共鸣。 加之在

“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对嵇康的同情也有了对

西晋时期司马氏“诛夷名族”的一种反拨。 从这个

角度来讲，两晋时期对嵇康的追慕的确是有特殊的

文化心理背景。 但是也正由于两晋士人的推动，嵇
康便具有了符号化意义。 这是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

形象梳理的初衷。 正是由此开始，历代士人接受的

也不仅仅是竹林名士嵇康，更是在体验一种人格、生
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同时，他们是在接受嵇康形象

的基础上进行自我体认与解读，进而在与嵇康的同

情共振中实现个体精神上的超越。 于是历代士人在

各自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不断

地给自己的认知增加新的内涵，从而让嵇康形象更

具文化符号意义。

二、刘宋士人对嵇康文学创作的接受

嵇康人格的魅力，也促进了士人对其文学创作

的追捧。 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氏春秋》称：
“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 ［１］６０６足

见其创作深入人心。 而又据《魏书·邴原传》注所

引《冀州记》等文献考证以及嵇康文学传播史的梳

理，可知其诗文“至迟到西晋时期已经结集，书名

《嵇康集》” ［９］ 。 东晋王导对嵇康《养生论》《声无哀

乐论》等文亦极为激赏。 又如嵇康《兄秀才公穆入

军赠诗十九首》 （其十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４］２４诗境悠远旷放，飘然自

得中极富诗情画意的浪漫和自洽。 尤其是“目送归

鸿，手挥五弦”两句被广为传颂，乃至成为对嵇康本

人极为经典的形象写照，令人叹服。 于是这些作品

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了跨越时空的经典价值，
足以垂范后昆。

刘宋时期，嵇康的著述亦为文人广泛接受，尤其

是其经典名篇的创作主题、文章构思、遣词用语、艺
术手法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创作。 如其《圣贤

高士传赞》，嵇喜称嵇康：“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
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

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

者矣。 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１］６０５嵇康赞颂隐逸之

士等，所以“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曾经为其作

注，原 因 是 他 认 为 嵇 康 《 高 士 传 》 “ 得 出 处 之

美” ［１０］２２８０，从而能够在这些人物身上获得情感上

的共鸣。 刘义庆《世说新语》亦有关于其记载：“王
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 子敬赏井

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２］５４２嵇康《圣
贤高士传赞》之《司马相如》和《井丹》两篇分别有

“长卿慢世，越礼自放” ［４］６６６和“井丹高洁，不慕荣

贵。 抗节五王，不交非类” ［４］６７２之评语。 对此刘孝

标注称二王所激赏之人物及赞语出自嵇康《高士

传》。 而袁粲，史称其：“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
著《 妙 德 先 生 传 》 以 续 嵇 康 《 高 士 传 》 以 自

况。” ［１０］２２３０其文从构思到主旨表达，与嵇康《圣贤

高士传赞》写法相仿。 就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的写

法来讲，其继承史传手法，又往往借用寓言叙事。 对

此刘知几称：“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

传》，多引其虚辞。 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 苟以

此为实，则其流甚多。” ［１１］ 刘知几从史传叙事的角

度批评嵇康《高士传》的所谓引书之误。 但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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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创作的角度来讲，其作为艺术手法似并无不当

之处。 就具体创作模式而言，嵇康《圣贤高士传赞》
先介绍人物出处，再选取典型事迹，最后对人物总结

评价。 再看《妙德先生传》，其开头称：“有妙德先

生，陈国人也。 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

业简，有舜之遗风。”入篇便介绍人物，描写其性格

特点等。 然后以“狂泉”的寓言来进一步表现其不

为人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这与嵇康亦可同频

共振。 至于其自称“性疏懒，无所营尚” ［１０］２２３０，与
嵇康自称“性复疏懒”本无二致。 文章最后点明他

为何要改名，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品性追求的一种总

结。 其他作品，如袁淑有《真隐传》，主题亦类《圣贤

高士传赞》。 又如嵇康有《琴赞》称：“穆穆重华，记
以五弦。” ［４］５６１谢惠连《琴赞》亦云：“重华载挥，以
养民心。” ［１２］３３３ 而颜延之《五君咏》称“吐论知凝

神”应意指嵇康《养生论》，反映出与“清虚静泰，少
私寡欲” ［４］２５５的人生境界的共鸣。 至于嵇康诗歌

中表现出的服食养性、寻仙访药等主题或者意象，在
刘宋作家如谢灵运、鲍照等作品中亦不乏其例。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的一篇著名的文章。
对此，我们可从刘宋时期王氏家族重要代表人物王

微的创作来进一步分析嵇康创作对刘宋时期文人创

作的影响。 王微《与江湛书》等作品鲜明地表现出

了对嵇康的模仿：此文的创作缘由和嵇康的《与山

巨源绝交书》非常相似，都是拒绝被举荐为官。 时

任吏部尚书的江湛拟举荐王微为吏部郎，于是王微

写信固辞。 而就这篇文章的结构、主旨来看，也有很

多参照《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地方。 就文体而言，此
两篇都为书信体。 从结构上看，嵇文第一段首先点

名写信的缘由：“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

言。 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

也。” ［４］１９５并称：“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

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

割，引尸祝以自助。” ［４］１９５－１９６也就是说嵇康认为山

涛并不了解自己，所以写信告知他不要在升官之后

做出有愧朋友之事。 王微《与江湛书》也是开篇点

题：“弟心病乱度，非但蹇躄而已，此处朝野所共知。
驺会忽扣荜门，闾里咸以为祥怪，君多识前世之载

籍，天值何其易倾，弟受海内骇笑，不过如燕石秃鹙

邪？ 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也是指责江湛根

本不了解他，罔顾朝野共知的事实。 而且也是在这

一段中，王微称：“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尘秽难甚

之选，将以靖国，不亦益嚣乎。” ［１２］１７４指责江湛硬要

举荐世交中的病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也有埋怨

对方拖自己下水的意思。 嵇文在第二段主要列举事

例阐明“循性而动，各附所安” ［４］１９６的道理，并指出

自己个性疏懒，志不在仕途。 之后第三段举阮籍的

例子，并详细分析了自己不能为官的“有必不堪者

七，甚不可者二” ［４］１９７，指出这些缺点都会使自己

在官场上处于危险的境地。 接着进一步表明，真正

的知己是不会勉强自己的朋友做他不愿意的事情：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 禹不逼伯成

子高，全其节也。 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 近

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
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 ［４］１９８最后一段则

谈自己的打算，希望能过平淡的生活，培养好自己的

孩子，自此傲啸山林，并与山涛从此绝交。 王微《与
江湛书》的构思方式与嵇文大致相当，他在这篇文

章中，如嵇康一样也提到自己的本性不适合当官，很
容易败坏朝廷的事情。 也谈到自己的家人，希望能

更多地陪伴他们。 在谈到朋友之间的关系时指人的

交往贵在心相知，而不是因为利益。 最后也表明对

江湛的态度：“生平之意，自于此都尽。”虽然作者说

“非敢叨拟中散” ［１２］１７５，但此文事实上就是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翻版。 又如《与从弟僧绰书》
和《报何偃书》。 《与从弟僧绰书》的写作不是为了

绝交，而是在解释别人对他文章的误解。 中心意思

还是在表明自己本没有出仕的打算，更不在意自己

的职位，并再次表明对江湛的埋怨。 因为王微对江

湛的责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担心也被他责

怪的何偃而忙写信解释这件事情，于是又有了《报
何偃书》，主要解释世人对他的一些不实的认识。
信开头称：“卿昔称吾于义兴，吾常谓之见知，然复

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独识

之也。 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

哀。 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 ［１２］１７６论朋友

相知与不相知和嵇文的开篇何其相似！ 可以说，这
几篇作品都表现出对《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的模

仿。 以王微的家世和影响，必然对嵇康在刘宋士人

心目中的形象构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
艺术固化与符号化

　 　 应该说，刘宋时期《世说新语》的编纂对嵇康形

象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至于其编纂者刘

义庆和他所汇聚的众多文人，如张畅、何晏、鲍照、袁
淑、萧思话、盛弘之、何晏、何长瑜、陆展等，皆一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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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他们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刘宋士人

对嵇康的态度，以及对嵇康形象的认知。 于是无论

是其为人风神，还是作文之雅趣，都成为时人效仿的

对象。 而这种情感，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门类中都有

着突出表现。 于是，在刘宋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中，嵇
康的形象也更加固定，从而具有了文化符号的特征。

首先，绘画与嵇康名士形象的可视化。 嵇康形

象在魏晋之时便已经常出现在绘画之中。 东晋时期

的顾恺之曾以嵇康的四言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为画，并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据《历代名

画记》所载，他还有《七贤》 《嵇轻车诗》等作品。 至

于晋宋时期的其他画家，戴逵有《白画嵇阮像》 《嵇
阮十九首诗图》，宗炳则有《嵇中散图》等。 刘宋时

期山水画的兴起也与玄学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 张

彦远称：“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

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 ［１３］ 其与嵇康何等相类？
可知他们的情感与人生追求，不仅通过他们的生活

态度，更通过他们的绘画表达出来。 而出土的砖画

可以印证晋宋乃至南朝士人对嵇康的态度。 １９６０
年被发现的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被学界普遍认为是

帝陵或高级贵族墓。 其出土的关于竹林七贤等人物

的砖画被认为是南朝时期的作品①。 其中“嵇康左

首绘银杏一株，与画上其它树木均作同根双枝形。
嵇康头梳双髻，与王戎、刘灵②三人均露髻无巾饰，
双手弹琴，赤足坐于豹皮褥上”。 “壁画人物的形象

处理得很好，恰如其份地把八个人的独特性格，用他

们最典型的表现刻划出来，神情生动。” ［１４］ 从壁画

呈现来看，其在描绘嵇康时能敏锐地抓住“嵇康弹

琴”这一形象特征，充分表现出后人对嵇康生平特

点的认知。 再就壁画上人物的排序来看，嵇康处于

画作的中心位置，可见其地位。 又根据专家的考证，
竹林七贤之所以能够作为墓葬中的壁画，应该与当

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竹林七贤的推崇有关。 而出土

的墓室砖画与顾恺之、宗炳等名士所绘嵇康画像相

得益彰，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嵇康等人崇拜的

程度。
其次，文学描写与嵇康名士形象的固化。 刘宋

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也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
而加强其名士形象固化。 “寻其轨迹，大致经历了

由亲闻亲见到传之众口、最后形诸文字的过程，且经

历了从零星言动的记录到系统传记撰作的转

变。” ［１５］就刘宋文学创作而言，《世说新语》等对嵇

康逸闻趣事的记载无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从具体

的文学创作而言，还体现在对嵇康名士人格形象、典

故传说的刻画描写上。 如傅亮《演慎论》称：“夫以

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

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 ［１０］１３３９其中“抗心希古”出
自嵇康《幽愤诗》，用以表达对嵇康秉持高尚情操的

肯定。 刘宋士人不仅以嵇康自比，还用以誉人。 王

僧达《祭颜光禄文》称颜延之：“栖志云阿，清交素

友，比景共波，气高叔夜。 严方仲举，逸翮独翔，孤风

绝侣，流连酒德。 啸歌琴绪， 游顾移年， 契阔燕

处。” ［１２］１８３文中的饮酒、弹琴、啸歌等，都是嵇康等

人做派。 其讲颜延之风神气度可比肩嵇康，甚至过

之，对颜延之有过誉之嫌。 却也表明刘宋时期嵇康

仍然是当时士人的重要偶像，他们在作品中对嵇康

加以讴歌赞叹，并以其作为人物品评的重要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宋文人的笔下，嵇康还有神

仙化的一面。 神仙化的嵇康自晋宋以来渊源已久。
这与嵇康在创作中反映出的思想追求有关，如其

《与山巨源绝交书》称：“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
人久寿。 意甚信之。” ［４］１９８所以其诗作中也有“思
欲登仙，以济不朽” ［４］１４、“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
“授我神药，自生羽翼” ［４］８４等描写。 鲍照《过铜山

掘黄精诗》亦有“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之语。
又《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采药游山泽以及寻仙

访药等事，虽多有浮夸之言，但也可知嵇康在当时人

眼中，其风神志趣犹如神仙般的存在。 后来顾恺之

在《嵇康赞》中讲道：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人，
东海的徐宁师事之。 徐宁半夜听到琴声，便去询问

鲍靓。 鲍靓说是嵇康在弹琴，还说嵇康实际上并没

有死，而是“尸解”了。 所谓“尸解”，是道教中的一

种成仙方式，即求道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 在志

怪小说中，亦颇多与嵇康相关的神怪传闻，如《异
苑》《幽冥录》③等：

　 　 晋嵇中散常于夜中灯火下弹琴。 有一人入

室，初来时面甚小，斯须渐大，遂长丈余，颜色甚

黑，单衣草带。 嵇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

与魑魅争光。” ［１６］６４４

少尝昼寝，梦人身长丈余，自称黄帝伶人，
骸骨在公舍东三里林中，为人发露，乞为葬埋，
当厚相报。 康至其处，果有白骨，胫长三尺。 遂

收葬之。 其夜，复梦长人来，授以《广陵散》曲。
及觉，抚琴而作，其声正妙，都不遗忘。［１６］６５９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

奏。 忽有一人，形器甚伟，着械，有惨色。 至其

中庭称善，便与共语。 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
“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 因授以《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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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贺因得之，于今不绝。［１６］７３４

就南朝志怪小说而言，如干宝《搜神记》称：“今
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

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 及其

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１７］ 可知时人是

相信鬼神存在的。 对此鲁迅先生在论及此时志怪小

说时曾言：“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

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
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
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６］２８可知刘宋士人对嵇康

的神仙化也有比较高的认同。 究其原因，有受宗教

信仰的影响，也与嵇康本人的言行，以及其死后人们

对他的同情有关。 神仙化的嵇康，是士人在惋惜嵇

康命运时所做的精神补偿。 如颜延之《五君咏》之

《嵇中散》：“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

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 鸾翮有

时铩，龙性谁能驯。” ［１８］在此诗中，颜延之称嵇康天

生就具有得道成仙的禀性，自然能独秀于众人之上。
他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精神宁静专一。 他身在世

俗却与众人俗见不同。 他的性格与鸾、龙相似，即使

时常受到摧残，但本性却难以驯服。 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颜延之对嵇康的高度评价与认同。
最后，文学意象对嵇康名士形象的强化。 例如，

嵇康与琴有不解之缘。 嵇喜称嵇康：“善属文论，弹
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１９］ 而其作品中琴更是

占有重要一席。 如“琴诗自乐，远游可珍” ［４］３１、“结
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 ［４］１０６等表明琴深入其生活

之中。 而《琴赋》则为赋琴之佳作，影响颇巨。 至于

嵇康临终抚琴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历代文人所

歌咏，乃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由此，
琴作为一个重要的伴生文化符号便和嵇康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范晔临终自为诗中曰：“虽无嵇生琴，庶
同夏侯色。” ［１０］１８２７范晔在宋文帝时期因刘义康事

被收入狱，在这首诗里，他表示自己要像嵇康那样不

惧生死，泰然处之。 “嵇生琴”由此成为文学意象被

固定下来。 江淹《恨赋》更是把嵇康临终弹琴的形

象写得格外的动人：“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 浊

醪夕引，素琴晨张。 秋日萧索，浮云无光。 郁青霞之

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２０］江淹自称“仆本恨人”，可
知此文自抒怀抱之意。 在这篇作品中，江淹分别列

举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历史

人物的哀伤愁怨。 明人王世贞说：“每叹嵇生琴夏

侯色，令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 ［２１］

嵇生琴与嵇康抚琴形象置于广袤的历史时空之中，

更糅进天人感应的情景，增加观者的情感共鸣。 在

文学创作中，嵇康的酒、竹林、龙凤等，都彰显着其魏

晋风流的人格魅力和自拔于尘俗的无上丰神，从而

让嵇康名士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彰显。

四、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

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定型与符号化在嵇康接

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时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不

仅表现在对晋代名士风尚的倾慕和模仿上，也体现

在嵇康名士形象的进一步固化上。 刘宋代晋，门第、
阶层等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士人的思想观念仍有

其固有的惯性，行为举止上有颇多模仿晋代名士之

处，所以他们往往也表现出晋代名士风流的余绪。
例如魏晋时期世风放诞，士人以嘲谑为戏。 但往往

表现出真名士的放浪形骸之表，对此葛洪称：“世故

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
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 盛务唯在摴蒱弹棋，
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 纨绔之侧，游步不

去势利酒客之门。 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

弄为先。 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 野。” ［２２］

刘宋时期士族名士往往也有其“任诞”与“排调”。
史书载何尚之与颜延之都身形短小，二人“问路人

云：‘吾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 延之喜笑，
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２３］ 。 无论是嘲谑

他人还是自嘲，其表现类于魏晋名士的那种放达心

态。 所以作为名士的嵇康，不仅是两晋士人的精神

偶像，在刘宋时期亦受到士人的倾慕。 这种倾慕，表
现在刘宋嵇康情结与晋代士人名人做派的一脉相承

上。 两晋时期，嵇康的高士形象最先构建完成。 而

从《世说新语》《晋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

一些言行，如服食养生、隐逸寻仙、谈玄说理、任侠好

义，以及嵇康的琴、嵇康的疏懒，乃至嵇康与朋友的

绝交等，都被赋予了符号化的特征甚至是专属性的

意味。 刘宋士人就是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评鉴、效
仿中，表达对嵇康的敬意以及对晋代名士的追慕，并
以此自高于世。 如王微，史称其“少好学，无不通

览， 善 属 文， 能 书 画， 兼 解 音 律、 医 方、 阴 阳 术

数” ［１０］１６６４，可谓是如嵇康一样的全才。 更重要的

是他虽然“生自华宗”，但“栖志贞深” “身安隐素”
“足以贲兹丘园，惇是薄俗” ［１２］４５。 而王微对何偃

的评价亦是“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

人” ［１０］１６６９。 其他如临刑前故作轻松的范晔等人，
亦表明此风影响之所在。 而刘宋时人对嵇康的倾慕

０３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



与模仿，即使未得其神，也故学其行，从而使得嵇康

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明显。
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有深切的政治动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嵇康的评价，更进一

步深化了嵇康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 两晋士人对嵇

康的欣赏，用的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眼光，甚至是

一种毫无功利的、纯粹的对美好事物的赞美。 他们

对嵇康行藏与风神举止的接受，重在务虚而不以事

务为怀，这是属于他们名士风流做派的重要表现。
嵇康故作放达背后的俗尘之念，在东晋人悠游的山

水之游中被自动消解掉了。 而在刘宋时期，在欣赏

嵇康人格美的同时，也倾注了相应的政治情怀。 嵇

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也是一封政治宣言。
如其“非汤、武而薄周、孔” ［４］１９８等于彻底与司马氏

决裂，表明对魏氏政权的拥戴之意。 刘宋政权由

“老军卒”篡夺而来，其必然会引发权力格局与政治

秩序的巨大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士人的言行。 如傅

亮“见世路屯险”而作《演慎论》，其文称：“夫以嵇子

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

累，人患殆乎尽矣。 徒以忽防于钟、吕，肆言于禹、
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翮铩于垂举。 观夫贻书良友，
则匹厚味于甘鸩，其惧患也，若无辔而乘奔，其慎祸

也，犹履冰而临。” ［１２］２５１这篇文章的写作缘由是傅

亮感叹于仕途的艰险。 他认为嵇康在避免人生的各

种祸患方面已经做得很完美了，但就是对钟会、吕巽

等人疏于防范，最后反受其累。 其后列举庄周、晏
婴、张临等人的例子：“故漆园外楚，忌在龟牺，商洛

遐遁，畏此驷马。 平仲辞邑，殷鉴于崔、庆，张临挹

满，灼戒乎桑霍。 若君子览兹二途，则贤鄙之分既

明，全丧之实又显。 非知之难，慎之惟难，慎也者，言
行之枢管乎。” ［１２］２５１这其实是傅亮对刘宋政治的借

喻。 而其后的创作都有这种忧惧状态，如因为少帝

失德，心中忧惧不安，而创作《感物赋》以寄意。 据

《宋书》，其在谋废少帝逢迎宋文帝时于道路赋诗三

首，其中便表现出后悔惧怕之意。 皇权的巩固，使得

哪怕是王、谢这样的门阀世族也对时政开始变得审

慎。 王微《与从弟僧绰书》一文便表现了政治变局

对他心理的影响。 其称：“吾虽无人鉴，要是早知

弟，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 且持盈畏

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寞至此，当局苦迷，将
不然邪！” ［１２］１７５所谓“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语
出有本。 宋文帝诛杀徐羡之等人，定平谢晦，王昙首

和王华出力很多，故要封赏王昙首等，但王昙首却坚

持不受封赏，仍为侍中。 因为怕权力过重遭忌而步

入徐羡之等后尘，王弘又上表推荐刘义康入朝执政，
替代自己担任司徒。 但刘义康却担心王弘、王昙首

兄弟二人在朝中彼此响应，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于是

心中有所不满。 觉察此事的王昙首劝说王弘把府中

的一半士兵分给刘义康，以赢得其好感。 可知在权

力的对撞中，他们已经没有对东晋时期“王与马，共
天下”的辉煌自觉，更多了一份谨小慎微。 而王微

之所以写这封信给王僧绰，也是看到宋文帝年老，皇
室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处在朝廷中会有危险。 事

实也证明，举荐他的江湛最终在与太子刘劭的斗争

中被害。 观王微“三书”，其政治态度表现得虽然不

像嵇文那么强烈，但字里行间也表现出时政的影响。
但其不关政治对抗，只求保全其身，足见王微是真谨

慎者。 而王氏家族的另一人物王徽所作《野鹜赋》
称：“尔乃湛淡扬澜，俯仰威畴，心矜远野，意惕近

洲。” ［１２］１７３其中“意惕近洲”语与前面俯仰自得之

意志相对，颇含深意，正是这种谨慎心态的反映。
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

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的需要。 无论是傅亮

的忧惧还是王微的谨慎，他们都在内心构建着契合

己身的嵇康形象。 又如颜延之，《宋书》本传称其见

到刘湛、殷景仁把持大权常常愤愤不平，言辞激烈而

得罪了刘湛，因此被外派到永嘉做太守。 颜延之非

常怨愤，于是作《五君咏》。 其在歌咏嵇康时说：“鸾
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表达自己的不屈之意。 而

颜延之对嵇康羽化升仙的结局的认识，既表现出他

对嵇康的同情，又给落魄失意的自己寻求了精神慰

藉之所。 元嘉时期的另外一个大诗人谢灵运也有对

嵇康的吟咏。 时谢灵运被诬图谋不轨，有反叛之意。
谢灵运上书辩解，宋文帝明知他是被冤枉的但仍将

其调任临川内史。 谢灵运在调任途中写下《道路忆

山中》，在这首诗中谢灵运回忆了隐居时放浪任诞、
无拘无束的生活：“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颇与

嵇康相类。 称自己惬意于山水之间是他本性使然，
不关外物。 后作者以“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

散》。 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 ［２４］６７１做结，更是

表明与嵇康相似的情感排遣行为。 此诚如宋代刘坦

之评云：“盖以今昔虽殊，而情不异也。” ［２４］６７２ 《广
陵散》虽然在嵇康之后无闻于世，然却以所奏之曲

比之，故谢灵运以嵇康自况之意不言自明。 明人张

溥常将谢灵运与嵇康对比，称：“予所惜者，涕泣非

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

抱叹于嵇生也。” ［２５］２１８孙登曾称嵇康才能虽高，但
保生之道不足，处于晋宋更替时的谢灵运颇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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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又称：“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
嵇中散。” ［２５］２５１其言可谓得之。

综上，刘宋时期在嵇康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 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创作等都处于转

型时期，而无论是对嵇康史料的收集，还是时人对嵇

康的仰慕与模仿，乃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刻画，都表

明延续于晋代的嵇康情结并没有淡薄。 刘宋士人学

习嵇康，或故作放达，或愤世嫉俗，或于山泽之游中

悦志，或在琴酒诗赋中怡情，他们在欣赏嵇康的旷达

风流时也倾注了更多的俗尘之念，并在对其悲剧命

运的感喟中体悟世路的艰险。 他们少了几分东晋时

唯美的诗意栖居，却多了一分深沉的入世情怀，从而

反映出刘宋士人心态以及南朝人文精神的嬗变。 他

们接受嵇康，虽然也褒贬不一，有时也仅仅得其形

似，但无疑也强化了嵇康的文化符号价值，从而为自

己找寻到了一份心灵的寄托。

注释

①对于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１９６０ 年罗宗真原

发报告《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认为是晋、宋之际，后其

于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六朝考古》认为是刘宋时期，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六朝

考古》又改为梁陈时期。 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认为是东晋时期；日本学者町田章

《南齐帝陵考》认为是刘宋时期；韦正《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
壁画墓的时代》认为是刘宋中后期；赵俊杰、崔雅博《南朝“竹林七贤

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墓的年代与等级———以南京石子冈 Ｍ５ 与西善

桥宫山墓为中心》认为是南齐晚期；王志高《简议西善桥“竹林七贤”
砖印壁画时代及墓主身份》认为是齐以后；宋伯胤《竹林七贤壁画散

考》则认为是梁以后。 综上所述，其时间在南朝时期应当为确论。
②“刘灵”即“刘伶”。 ③《异苑》为南朝宋刘敬叔编著。 《四库提要》
称：“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 “与
《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 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

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 《隋书·经籍志》亦载：“《幽明

录》二十卷。”结合《世说新语》的编纂，故此书一般归于刘义庆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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